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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7 日，晴空万里，浑河水荡漾着碧
绿的涟漪。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宁远街
43 号，一片灰色建筑凝固了时空。

1950 年 7 月 21 日，969 名从苏联移交
至中国政府的日本战犯走进这里，接受教
育改造，实现了“从鬼到人”的转变。在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 80 周年之际，记者跟随游客大潮走进这
处战犯的“再生之地”——抚顺战犯管理
所旧址陈列馆。

迎接他们的不只是“枪口”，还
有“白面包”

穿过长长的监舍走廊，历史在此刻屏
息。陈列馆顶棚闪烁着 14 盏灯，象征侵华
日本战犯从 1950 年至 1964 年在这里关押
改造 14年，自此走向光明……

这里原是一座日伪时期的高级监狱，
1936年由侵华日军修建，当时被称为“抚顺
典狱”，主要用来关押反满抗日的中、朝、苏
联等爱国主义志士和日本反战人士。1950
年 6 月，东北战犯管理领导小组成立，具体
执行接收和管教日本与伪满战犯的事务。

走进管理所，一排排整齐的监舍映入
眼帘，墙上的照片无声地记录着战犯在这
里学习生活的经历和悄然发生的转变。

据介绍，为保证战犯有较好的环境接
受教育，管理所增建围墙设施、增加取暖装
置、重建厨房设施，新建医务室、面包房、理
发室、俱乐部等，共支出 400余亿元东北币。

1950 年至 1956 年，这里先后关押并改
造了 982 名日本战犯、71 名伪满洲国战犯
以及 354 名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战犯，末代
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也在这里完成了从封
建统治者到新中国公民的蜕变。

据抚顺战犯管理所管教刘家常回忆录
记载，当战犯到抚顺下车后，站台四周有密
密麻麻的警戒士兵，制高点还架设有机关
枪。“为什么士兵背对着我们？”战犯不解。
他们不知道，这是防备中国百姓袭击日本
战犯作出的安全举措。

日本战犯没想到，中国政府迎接他们

的不只是“枪口”，还有“白面包”。

恨其罪不恨其人，“再生之地”
改造“战争魔鬼”

改造“战争魔鬼”并非易事。
“我们是战俘，不是战犯，必须无条件

释放。”被收押初期，多数战犯对中国政府
怀有敌对情绪，叫骂、越狱、自杀……闹监
不断升级。

改造战犯是一场“灵魂之战”，仅有物
质优待远远不够，精神改造才能从根本解
决问题。

除提高伙食标准、治疗疾病等物质生
活上的特殊照顾外，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
开展的悔罪教育更是在精神层面上给予战
犯震撼。

除开展政治学习外，战犯们能收听日
语广播、观看电影、阅读杂志、油印小报、
参加形势教育大会等。战犯自己组建学
习委员会，根据战犯的实际需求，重点学
习了《论持久战》《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

《毛泽东选集》等。即使抗美援朝时期被
转移至哈尔滨，战犯的身心健康仍然能得
到保障。

“对这些穷凶极恶的战犯，为什么要
一再容忍？”看到陈列馆展示的教育改造
照片，游客们发出不解的唏嘘声，为何不
对他们判处死刑，反而要教育改造？

“管理所为管教人员制定了对待战犯的
原则：恨其罪，不恨其人；惩其罪，救其人。”
讲解员郝苑苑指着墙上的大字解释道。

周恩来总理有过这样的表述：“现在
的形势不同了，不要说杀掉一个，就是杀
掉一百个，都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们不
杀他们，要将他们改造好，变成朋友，这将
来对国家和民族，都有长远的意义。”

正是这种“以德报怨”的人道主义精
神，推动审判工作顺利开展。经过学习改
造和悔罪教育，80%以上的校级以下日本
战犯交代了 2980 条罪行，写出 637 份检举
材料，为最高人民检察署东北工作团的侦
讯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再来中国时捧着鲜花，别拿武器

1956 年 6 月至 1964 年 3 月，在抚顺战
犯管理所关押的日本战犯被分期分批全部
释放回国。1959 年 12 月至 1975 年 3 月，在
此关押的伪满战犯和国民党战犯被分期分
批全部特赦。

在告别会上，日本战犯代表声泪俱下
地宣读感谢文：“只有中国人民，才是我们
的恩人和再生父母。我们要把从各位那里
得到的两件宝物——新的生命和真理，在
后半生中为人民、为社会和平而奋斗。”

临行时，政府给每个人发了价值几十元
的毛毯，从里到外的新衣服、皮鞋和帽子，还
有背包里的牙具和手纸。后来，有些战犯将
这些物品回赠予陈列馆，以示不忘恩情。

抚 顺 战 犯 管 理 所 中 有 一 片 牵 牛 花
田，盛夏凌晨开得正艳。1956 年，日本战
犯 副 岛 进 获 释 回 国 前 ，管 教 员 吴 浩 然 送
给 他 一 把 牵 牛 花 籽 ，并 嘱 咐 他 ：“再 来 中
国 时 要 捧 着 鲜 花 ，不 要 拿 着 武
器了。”

1957 年 9 月，获释日本战犯
在东京创建“中国归还者联络会”

（以下简称“中归联”），致力于反
战与中日友好事业，成为日本重
要社会团体之一，首任会长藤田

茂。“中归联”主动集资在抚顺战犯管理所
修建谢罪碑。2002 年，“中归联”由于成员
年事已高宣布解散。同时，“中归联”的家
属子女以及日本青年成立了“抚顺奇迹继
承会”，反战精神得以代代传承。

“抗日战争的胜利、改造战犯的胜利，
是祖辈父辈顽强意志的胜利，是中央决策
部署的胜利，更是正义的胜利、和平的胜
利！”吴浩然的儿子吴征南谈及那段往事，
意志昂扬。

历史大潮滚滚向前，面对那些曾被战
火灼伤的岁月，我们不仅要铭记历史的伤
痛，更要种下和平的种子。

“中央制定的一系列有关改造战犯的
方针政策完全正确。概括起来就是：按照
国际法和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改造战犯、
教育战犯、优待战犯，尊重战犯的人格和民
族习惯，以思想教育改造为主，以劳动改造
和关押惩治为辅，把‘杀人魔鬼’改造成和
平人士、爱国人士，创造出了世界战犯管理
历史上的‘抚顺奇迹’。”辽宁社会科学院研

究员卢骅说道。
走出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

馆，数十只和平鸽正在啄食。它们
从自由的蔚蓝中腾飞而来，掠过屋
檐，翅尖带起的微风里，藏着阳光般
的轻盈，也藏着一个民族对和平最
虔诚的守望……

——探访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馆
本报记者 孙林林

8 月 12 日，记者在辽宁沈阳见
到了原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的
女儿金戈。

“我一生从始至终完成了一件大
事，就是改造日本战犯。”金戈始终记
得父亲说的这句话。她拿出一些老
照片向记者讲述，从 1950 年中国接
收日本战犯时担任翻译员，到 1964
年抚顺战犯管理所完成对所有日本
战犯的改造任务，金源参与了全程。

从开始的抗拒、叫嚣，到认罪、
悔过，再到回国后大胆揭露日本军
国主义罪行、促进中日友好，日本战
犯经历了怎样的改造过程？

金戈介绍，出于人道主义，管理
所很尊重战犯的生活习惯，“他们喜
欢吃大米饭，就给他多做大米饭；喜

欢吃豆沙包，就给他做豆沙包”。
“除了保障物质生活，还注重改

造他们的世界观。”金戈说，比如带
领他们学习、读书，到全国各地参观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建设，也带领
他们看到自己曾犯下的罪行。

“一个战犯看到赵一曼被杀的
照片，突然扑通一声就跪下了，他指
着照片里赵一曼身旁的人，那就是
他自己。”金戈说，这是战犯大野泰
治，这一跪等于他交代了罪行。

让金戈印象深刻的还有，准备
乘坐“兴安丸”号轮船回国的日本战
犯们，与管理所的管教们抱头痛哭，

“就像生离死别那样，船上的日方工
作人员就很奇怪，当船驶到公海后
他们让战犯说出实情，战犯们没有
一人说中国政府和管理所的坏话”。

获释战犯创建了“中国归还者
联络会”，致力于反对侵略战争、维
护世界和平。他们中的部分人员及
家属一直与金源保持友好联络，直
至金源 2002年逝世。

审判战犯是消除战争势力、确立和巩固国际新秩序
的重要保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作为战胜
国，不仅参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国民政府还在各
大城市设立军事法庭，审判侵华战争中的乙丙级战犯。
新 中 国 成 立 后 ， 仍 有 1000 多 名 日 本 战 犯 被 关 押 在 各
地。1956 年 6 月至 7 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
太原和沈阳两地开庭四次，对日本战犯进行公开审理，
这是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首次公开审判。

不同于以往的审判，新中国政府从人道主义出发，
对日本战犯采取改造与审判相结合、惩办与教育相结合
的方针，使之自觉认识到发动和参加侵略战争的罪行和
责任。早在审判之前，周恩来总理就指出：民族之恨、
阶级之仇，是不应该忘的，但我们还是要把他们改造
好，让他们变成新人，变成朋友。基于人道主义原则，
新中国政府对关押的日本战犯在饮食、生活、医疗等各
方面予以基本保障，同时开展各种文化活动并组织他们
到北京、上海等多个城市参观，使他们亲眼看到新中国
的变化，进一步认识和反省自己的罪行。精神上尊重每
个战犯的人格，通过分组让其学习与反省，开展批评与
自我批评，从思想上彻底改造。曾任伪满洲国总务厅次
长的古海忠之，在改造的过程中认识到自己“以前是一
个失去人性的恶魔，是一个不可饶恕的战犯”。战犯富
永正三说：“中国政府的人道主义政策，使我们渐渐恢
复了人类的良知。”

鉴于中日关系的发展以及多数战犯改过自新的事
实，新中国最终对 1017 名战犯免予起诉，分批释放回
国，剩下的 45 名因罪行较大，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以策
划、推行侵略政策等一系列违反国际法的罪名提起公
诉。1956 年 6 月，特别军事法庭公开审判，每次审判均
经过必要的法律程序，最终判处 45 名战犯二十年至八
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对于判刑的战犯，中国政府表示只
要他们表现良好，还可以缩短刑期，提前释放。由于改
造得较好，审判时被控战犯都表示认罪服法。曾担任过
侵华日军中将师团长的铃木启久说：“在中国人民对我
人道主义待遇的感召下，我进行了反省，认识了自己犯
下的罪行。”

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是国际战犯审判的一个创
举。它坚持教育改造为主、惩罚为辅，体现了人道主义精
神和中国人民的宽宏大量。它使一批凶恶的战犯“从鬼
变成人”（日本战犯富永正三语），彻底重塑了他们的人
生。这 1000 多名战犯被释放回国后，通过各种方式做了
大量促进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工作。1957 年他们成立

“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在各种场合讲述历史真相，控诉日
本侵华罪行。当日本右翼势力否定战争性质、美化侵略
历史时，他们勇敢地站出来以亲身经历的事实予以批
驳。历史证明，新中国政府对日本战犯的改造和审判是
成功的，它使一批战争罪犯转变为和平卫士，培育了一批
反对军国主义、支持中日友好事业的中坚力量。

1956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
军事法庭在山西太原对部分在押的
日本战犯进行了举世瞩目的审判。

根 据 侦 讯 日 本 战 犯 的 工 作 需
要，1952 年 6 月，山西省调查日本战
争犯罪分子罪行联合办公室成立。
联合办公室成立之时即设立管教
组，专门负责对在押战犯的管理教
育工作。同年 11 月，华北军区训练
团部分押解人员留在太原后，管教
队伍进一步扩大，后改为管教所。

当时管教所对战犯的管教方针
是：密切配合侦讯工作，加强政策和
前途教育，提高其思想觉悟，改变其
反动本质，端正其认罪态度，以实事
求是的精神交代罪行。

这些战犯中有多名曾在日本投
降后参加过“残留运动”,并被阎锡
山重用提拔，参加了对抗中国人民
解放军的行动，是犯下双重罪行的
战争犯罪分子。

工作人员根据战犯情况采取区
别对待的方针。对普遍存在的问
题，诸如崇拜武士道精神、把日本的
侵略行径视为为了日本全民族利益
和亚洲人民利益等，采取大会上课、
小组讨论的方式，使他们逐步认识
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及必然失败的

规律。在思想教育改造的同时，管
教所提高战犯的生活标准，轻病到
诊疗所处理，重病送医院治疗。

由 于 战 犯 受 军 国 主 义 毒 害 很
深，工作人员耐心进行思想教育。

管教组对战犯进行编组，成立学
委会，组织战犯对自身生活、学习、卫
生、文娱、体育活动进行自我管理教
育。他们创办板报、壁报，其文艺作品
有《我们所走过的道路》《阴谋者》等。

战犯管理所允许战犯与家属通

信联系。据不完全
统 计 ，从 1955 年 3
月 到 1956 年 8 月 ，
由 日 本 来 信 452
封，发往日本的信
件 260 封 ；由 日 本
寄来包裹 362个。

1956 年 7 月 25
日至 8月 3日，战犯
管理所接待了城野
绫子等 9 名日本战
犯家属，促进了战
犯的进一步悔罪和
改造。

检察机关在太
原起诉的日本战犯
只有两案 9 人。这

些人都是在押战犯中的罪行较重者。
对于其余 120 名虽犯有严重罪行，但
认罪态度较好且能积极改造者，一律
从轻处理，免予起诉，遣送回国（另有
7人病死狱中，尸骨运回日本）。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马
呈元回顾了山西太原日本战犯管理改
造的重要历史背景：“一战以前，战败
国的战犯完全由战胜国任意处置。一
战以后，开始出现对战犯进行审判的
正当司法程序，这体现了国际人道法

的发展和国际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
二战以后，除纽伦堡和东京两个国际
军事法庭以外，对德、日等国战犯的审
判主要由各同盟国国内法庭进行。中
国在 1956 年进行的沈阳审判和太原
审判实际是二战以后对战犯审判的合
理延续，顺应了国际社会惩治战犯的
时代潮流。”

马呈元还指出：“不同于其他国家
对战犯采取的恶劣的生活待遇和繁重
的劳役惩罚，中国对在押日本战犯实
行革命的人道主义，采取以教育感化
为主、劳动改造为辅的做法，使他们提
高认识，自愿认罪服法。中国在改造
日本战犯，促使战犯改过自新、重新做
人方面，为世界各国作出了表率。”

这 批 战 犯 回 国 以 后 ，多 数 成 为
反对侵略战争、宣传和平、促进中日
友 好 的 积 极 分 子 。 他 们 自 觉 组 织

“中国归还者联络会”，通过演讲、集
会、出版书籍等多种形式，揭露日本
侵 略 者 侵 华 期 间 的 滔 天 罪 行 ，抵 制
日本国内“否认侵
略 ”的 势 力 ，由 战
争 狂 人 变 成 了 和
平卫士，日本学者
称之为“世界改造
史上的奇迹”。

下图为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
本报记者 孙林林 摄

图为抚
顺战犯管理
所组织战犯
参观上海大
中华橡胶厂。

图为获
释日本战犯
乘坐“兴安
丸”号轮船
回国。

图为抚
顺战犯管理
所为战犯检
查身体。

图为战
犯在抚顺战
犯管理所院
内上大课。

（以上图片由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
陈列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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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戈：父亲一生从始至终完成了一件大事
本报记者 王 俏 文/图

从战争罪犯到和平卫士：改造日本战犯的正义之路
本报见习记者 渠丽华

图为原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
生前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前。

图为太原工程队旧址。这是侵华日军战俘集中营
之一，后被用作日本战犯管理所。

本报见习记者 渠丽华 本报通讯员 赵旭晨 摄


